
征文
在改革的浪潮中

一片 冰 心 在 玉 壶
张玉 峰

你——许 怀玺 ，清
瘦的面容 ，黝 黑 的 脸
色；满 是 红 丝 的 眼睛隐
显着 几 丝 清冷，棱 角分
明的 嘴 唇 总是 紧 闭 成一

字形。沉郁 、冷峻 ，人
们说 你 “不 是刮 风，就
是下雨。”

的确 ，人 们 平 常难
得看见 你 的 笑容。主任
们参 加生 产 调 度会，要
先对你“察颜观 色”；
即使有人行 路 中 遇 到，
你，也 会 畏惧你眼 中 的
咄咄 锋芒 ，

一九八五年 ，宝鸡
机床厂 新一层 领 导班子
励精图 治，任命 你 为副
总工 程 师，以 中 层 干 部
的身 份行使 副 厂长 的权
力，主 管 全厂生产。这
份任命 书 给 了 你 驰骋才
干的 广阔 疆 场，但 同 时
又把 你 推向 一个足 以使
人迷离 。眩晕，甚 至怯
步的旋 流之 中 。

管理现 代生产所 必
备的索养和能 力 也 许是
多种 多祥 的.但 果断 的
作风 和坚 韧 的 毅力却 势
不可 少，而 这种禀 赋于
你也显得得天独厚。自
从你主 持生产调 度会 以
来。会 议的气氛和节奏
也无形 中 发 生了 明 显 的
变化。以往 ，主 任们 好
象习 惯 于 在调 度会 上互

相打 嘴 仗。现
在，你正 襟 危
坐，犀利 的 目
光四下一扫，
似乎 洞 穿 肺
腑，本来想好
的抱怨和挑刺
的话一下子 被
钉在 口 中 。于
是，问 题很快
解决 了 ，而一
份份生产调 度
会纪 要也随 之 顺 利 形
成，下发 了 .

作为生产主管者，
你手 中 握有各车 间奖金
裁决权.哪个部门 影响
了全厂生 产，你 扣起奖
金总分 来绝不手 软。当
主任们面 露难 色，恳请
你手下 留 情 时，你总是
眉峰一 挺，说：“出了
事，我 担着！”

和你打交道的人 都
说你不好对付.是 的 ，
你那震慑人 心的 眼光几
乎没有人能 抵挡得 住。
但真正 的原 因，是 你对
生产 运转的每一关节 的
准确无误 的掌握和令人
叹服的熟悉。

有一次，你要求一
个车 间 月 底前必须拿出
某一种零件，可对方叫
苦了 ，工 序周 转不开，
困难很大.这一次，你
并没有愀然 作色。而是
显得出 奇 的 镇 定 和 平
和.你兰言两语，简 简

单单给对方排了 一下工
序.日 期 ，叫苦 者 就无言
以对了 。

你的韧劲确实 达到
了常人不可 企 及 的 程
度，一次，一 台设 备 的
零部件损坏了 ，你命令
机动科立 即派人出去购
买。一小时 后，你会打
电话催 问 派出人员是否
出发 了 ，再过一小时，

. 你 又会 拿起话筒 问 一下
这人 到了 目 的地没有 。

那一次辅助楼下水
主管道 断 裂 ，污 水 上
溢，供水停 顿，情形紧
急.寒风 凛冽 中 ，你 穿
着棉大衣 ，拎 着 一 瓶
酒，来到抢修的工人 中
间。趁着酒的热力，
甩掉棉大衣 ，跳入刺 骨
的水中 ，整 整 一 个 通
霄，你和青 壮年工人一
样地拚力 苦干 。

你真的 缺少温情 ？
人们清楚 地记得。

你曾 苦 口 婆心地为厂里

的几个大龄青年穿针引
线。成 就了 他们的美 满
姻缘；你也曾 把市 上奖
给你的大部分劳模奖金
捐赠给托儿 所 的小 朋
友；你只不过 不 习 惯把
温情局 限在庸 俗而狭窄
的圈子 里 罢了 。

毋庸讳言，你至今
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。
但值得人们 深思 的是 ，
现在 你 终于 被 正式任命
为副厂 长 了 。

没有 争 议，生 活 就
会黯 然 失 色 ；没 有 争
议，人物 身 上的光点 也
会熄灭 。

你的心思别人无法
窥测，但你的 眼睛 似乎
能告诉人们一切。当 你
象平时那样沐浴着 清展
的霞光，巡行在厂 区 的

道路上时，你那依然显
得沉郁 和滞 重 的 眼 睛
中，却 分别跳动着几点
清澈而透明 的光亮。这
种眼神 好似 在 代 你 陈
言：“洛 阳 亲 友 如
相问 ，一片 冰 心 在 玉
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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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次，我奉命带着
十一名 战士到浩 瀚的沙
海勘察新的通讯线路。
我们的汽车，不幸 被一
群该死的牦牛撞翻了 ，
深陷在沙沟 里 。

大家都绝望了 ，在
茫茫 的 沙的世界里 ，没
有人能 辨出 东 西 南 北

第五天的太阳 熄灭
了。

在海拔4700米 的青
藏高原 上 ，孤 独 、寒
冷、饥饿 、缺氧。野兽
的哀嚎，足 以使任何人
魂飞九霄 。

“ 飞机！”不知谁
哑着嗓予 喊，我 和战士们忽地爬了
起来，寂静的夜空中 ，果然飘来了
一个桔黄 色灯光组成的三角形，于
是，生 的 希望催促我们狂呼乱叫.

“放枪，快放枪！”我
下达了 命令 。

十多只 冲 锋枪喷出 了 火
舌，清脆的枪声在沙海 中 震
荡，飞机却 掉头返航了。无
论是在我们 心里，还是在这
个荒 漠的世 界中 ，一 切 都重
新恢复 了原样。

“ 副连 长，咱 们 有 救
吗？”外线班长有气无力地
问我 。

“会 的 。飞机返航了，明 天就
会重新飞回 来，给我们送来水和 罐
头。”我 用 干 涩的舌头舐着干 裂的
嘴唇，回 答着外线班长 的 问 话，又
一次爬 到了 小刘 的跟前。

小刘 的 体质是十一名 战士 中最
差的，现在，他的嘴上 已 泛起了 一
圈血泡。“副连长，你 喜 欢 小 鸟
吗？”他 已经不能大声说话了 ，小
声咕嘟着，把一只 纸叠的小鸟递给
了我 。我捏着 头，小刘拉着尾，一
拽一拽，小鸟便朴楞.朴楞地扇起
了翅膀。我 竟感到了 一 阵 微 弱 的
风，从身 边飘过，战士 们 围 过 来
了，在这支遭受劫难 的队伍中 ，第
一次传 出 了 开心的笑声。这笑声 ，
体现 了 一 种革命 的乐观主义 ，我 也

在笑声 中 鼓励战友们 ，坚持到底，战
友们互相 信任地再次笑 了 ，笑声 虽 不
大，但我觉得 它 传得很 远很 远.。

我们在荒凉 的沙 海里，挣扎着 迎
来了 第六个早晨.没有 吃 的 了 ，但每
个人 的心里都飞翔 着 一只 绿色 鸟。十
一个人拄着枪，搀扶 着 ，在 死亡 中 开
始了 又一次突 围 。

小刘 又摔倒 了 。我赶 忙 把全 队救
命的水 壶递过去.哪 里是 什么水 呀 i
半壶泛着恶臭的黄 羊血。小刘 呕吐 着

在呼唤：“水……水……”“谁有
尿？”我发 疯似地吼 叫着。没有 人 回
答，每 个人 体内 再不会 有 液 体 排 泄
了。我 毅然决然地抽出 刺 刀，扎 在了
自己 的左 臂上，殷红的血 湿润着 小刘
干裂的嘴唇。他醒来了 ，蠕动着嘴 唇
告诉我：“绿色鸟来了 ，一 定 要 叫 醒
我。”

绿色 鸟终于 来 了，——两 架军用
飞机为我们送来了 水和食品，送来了
军委副主席邓小平的慰问 信。我们嚎
啕大哭，呼喊小刘，在这片宁 静的沙
海里，他安 详地闭 上 了 眼睛，永远地
睡去了……

返回 驻地后，全连 战士都会叠小
鸟了 。开追悼会那天，一百多只 纸小
鸟堆放在小刘 的遗体旁 ，大 伙 说

“小刘就是一只绿 色鸟儿.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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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适 为 沈 从 文 作 伐

在中 国公学 的一段 时间 ，沈从文 因授课关系
认识 了 张兆如，而且一 见钟情。他写信 以 纸笔代
喉舌。张小姐实在被缠不过 ，而且 师 生 恋 爱 声
张开来 也是令人很窘 的。于是有一 天她带着一大
包从文写 给她的信去 谒见胡校长 （胡 适 ），请他
作主制止这一扰人举动 的发 展。她指 出 了 信中 这
样一 句话；“我 不仅 爱你 的灵 魂，我 也爱 你 的 肉
体.”她认为这是 侮辱。胡 先生皱着皱头，板着
面孔.细 心听她陈述，然后绽出一丝笑容 温和地
对她 说：“我劝 你嫁给她。”张女士 吃一惊 ，但
是经 不住 胡 先生诚 恳的解说 ，居然 急 转直下默不
作声的去了 。胡 先生 自 诩 善 于 为人 作伐，从文 的
婚事得 谐便是他常常乐道 的一例 。　（惠 荐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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傻子瓜子兴衰记
——中篇 报告文学连载

卢跃刚

创世 纪 惩 罚

进了 “傻子 瓜子 ”公 司 的工人，除了 总 经理
和工人 的 关 系外，还有一层 当 然 的师傅 和 徒弟 的
关系。公 司 1984年 成立后，直 属芜湖公 司 的 瓜子
加工厂 的工人 中 相 当 部分是 “傻子 ”年 广九安徽
怀远县 老家 的农 民 。除了 总 经理和工人 、师傅和
徒弟 的 关 系 外，还有一层 宗法 关系。因 为年家 “
广”字辈 高。这些工 人 除 了 叫 他 总 经 理
外，还依 辈 份叫他“老头子”

他有一套 “师傅打 徒 弟 ”的著 名 理论。他打
工人。人家 问 他：“你 怎 么 打人 ？宪法公 民权力
你懂 不懂？”

他有一套理论：“你不懂，打是爱。你看 他
们表面上 不高 兴 ，心 里 高兴。”

1 984年底，香 店村瓜子加工厂工人斗殴。12
名怀远 的工人 抱团欺 负一外乡 工人。当 时住厂直
接指 挥生产 的年广九，把挨打的工人和打人 的12
个工人都 叫 到办公 宿舍楼 的二楼 电视室，让那个
挨打的工人坐在他旁边，打人的 12工人站在对面

三，四米远处。只听年大吼一声 ，
“ 跪下！”

十几个小伙子一下没明 白是 怎么 回 事 。他们大 多是高 初 中生，受过现
代教育。“跪”的 概念 早就烟 销 云散了。“跪下”是 什么 意 思？没有任何
思想 准 备 的小伙子们被吼懵了 .

见大家 迟疑不跪，年 腾地跳起来，指 着十 几个人 又 吼：“都给 我 跪

下！跪下！——”
在“老头子”不可动 摇的神 威面前，不知是 谁先 “扑通”一声跪到了

水泥地板上 。象是一个信号，大家膝盖一 软，齐 齐跪成 了 一 排 ，
“ 打！”年广九命 令道。

打？谁打谁？大家 跪着面面 相观 。
“ 互相打！”

　互相打？这不是开他笑么 ？大家谁 也不动手 。
“ 你们不会打 ？呸！互相打嘴 巴子！”

又不知是谁先动手，“啪”，谁挨了一嘴 巴。“啪”、“啪”、“啪”。

零零 落 落地开始互 相开打，节 奏 慢，下手 也轻 。
“打！打！使劲！——”年 在吼 叫。

人的尊严 崩溃了 ，人 的文 明 泯 灭了 ，人 的道
德丧失了 ，人 异 化 了！“啪啪”的 巴掌声 ，吼 叫
声、怒 骂声，极大地刺激了 人 的情绪，唤醒 了沉
睡在 深层 阴 暗 处人 的 “恶”和 野 性 ！节 奏 在 加
快，掌声在加重，打了 十几分 钟直 到 互相 把对方
的脸打 红打 肿 ，嘴 角打出 血 ！

三年 后，“傻子”年 广 九专 门 把我帶 到 这 间
电视室 。室 内 ，电视机 早就搬走 了 ，一大 间 房 子
空着，有一 种凄凉感.他亲 自 表 演，怎 么 跪的。
怎么打的，仿佛事情刚 刚 发生 。

这房 子，就是 宗族祠堂 ！我 的 心 ，一阵阵发
紧，发冷.眼前犹如 看 见那12个青 年农 工，敢 怒
而不敢言，蒙受 着 巨大的 耻辱跪着 互相 抽打，脸
嘴肿 了 ，血 滴答 滴答 流 淌……

贫穷.你豢 养了 奴性！五千年 的 “文 明 ”
呵，你带给了 我 们 什么 ？

真是 创世 纪的杰作！是 创世纪 的 惩 罚 ！
（ 七 ）


